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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海南琼中明代水会守御所
古城遗址。

水会守御所古城在一片橡胶
林里，昨天刚割过胶，林子里飘散
有橡胶气味。过去从未闻过这样
的味道，有些腥膻气，有些生青气，
令人灵府一醒。

水会守御所是明朝万历年间
建造，存世两百年，不知何故，又
废弃不用。古城地势稍微高一
些，城墙如今只剩残垣，城楼和当
年的屋舍荡然无存。先去了遗址
东门，城墙石还在，门早就没有
了，门心石还在，洞口被泥土填满
了。当年的城墙，剩下一拱土堆，
一条若有若无的绿色的轮廓线上
长满野草长满树木，潜伏在荒地
里。古人筑土为墙的影子依稀还
在，两边的石头坍塌不知去处。

曾经的景况只能在文字里寻
找，地方志上说：水会守御所周围
三百七十五丈，横阔七十二丈，启
门三，东东安，南南平，西西安，上
建楼四。

水会守御所本为驻军所用，
朝廷后来又在此筑地为城，置守
御千户所，令三百兵丁在此驻守。

少年时候读过旧小说，书中
二人默默无言携手同行，沿途所
见皆是军士烧杀劫掠，只见西北
角上火光冲天，料是在焚烧民
居。暮霭苍茫之中，巷子走出一个
年老盲者，缓步而行，咿咿呀呀拉
着胡琴，自拉自唱，声音苍老嘶哑
……老人一面唱一面漫步走过，转
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歌声渐渐远
去，说不尽的凄惶苍凉。

遥想当年一场恶战，史书上
寥寥几字，却有多少长城被历史
长河淘洗成碎石残砖。

当年官兵在水会守御所屯田
拓荒开路，连接各地要道，渐渐通
贸易，建乡约，兴教化，立社学，训
黎庶，街巷繁华一时，商贾云集。

站在城门口，几度恍惚。想
当年这城门，每日众人进进出出，
有人牵牛有人赶猪有人挑粮，几
个顽童捧着椰子蹦蹦跳跳嬉闹出
城而去。夏天热时，城内有人建
了凉棚，为行脚的苦力遮阳避暑，
中间放一张木桌，几个小凳子横
七竖八搁着，桌上摆着粗糙的陶
壶陶杯。走路的人，渴了，也买几
个钱茶水或者砍开一个椰子解
渴。城中正道两边有几间商铺，
还有临时搭盖的铺棚，各种商品
虽不是琳琅满目，日常油盐酱醋
却也颇为齐整，更有米行、布店，
还有家当铺。天色晚了，城内说
不上灯火璀璨，却也烟火气不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利来利往比不过
岁月苍茫。当年的人声消退了，
脚步走远了，仿佛一切未曾有
过。而树林里，几只鹧鸪发出一
阵阵悠长的鸣叫——

草木森森，鸟鸣嘤嘤；
枯荣有序，昔昔无声。
草木翩翩，鸟鸣啭啭；
斗宿南天，无有尽年。
草木萧萧，鸟鸣嘈嘈；
春去花在，湮灭尔曹。
草木萋萋，鸟鸣唧唧；
今我来时，物被荆棘。
草木葳葳，鸟鸣脆脆；
林空人寂，清清宁岁。
草木蕤蕤，鸟鸣微微；
白日素晖，新木争飞。
草木茁茁，鸟鸣啄啄；
今我来思，云尽月落。
草木深深，鸟鸣岑岑；
今我来寻，不见古人。
鹧鸪的叫声有怀古风味，记

得韦庄写过一首《鹧鸪》诗，其中
有两句说：

孤竹庙前啼暮雨，汨罗祠畔
吊残晖。

在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上忆
及这样的句子，伤感不已。

村里农家饭菜香飘进树林，
此岸色香味啊，美好的人间。

被称为“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大师齐
白石喜欢拉二胡，而且，他拉得一手好二
胡。

齐白石早年在家乡湖南的时候，经常
到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家里做客，和音乐界
的人士聚在一起谈古论今，探讨音乐之
道。而且，齐白石还经常拉二胡给大家
听，在场的人听了齐白石拉的二胡曲，都
纷纷称赞他的演奏技艺精湛，不同凡响。

齐白石对二胡曲很有研究。有一首
名叫《柳秋娘》的二胡曲，一般人都把这首
二胡曲拉成一首欢快、喜乐的曲子，人们
听了觉得非常平常，没有什么动人之处。
但是，齐白石却把这首《柳秋娘》的二胡曲
拉成一首无比忧伤的曲子，听起来如泣如
诉，动人心弦。

有一次，在为人们拉二胡的时候，齐
白石又把这首《柳秋娘》的二胡曲拉成了
无比忧伤的曲子，非常动听，人们听得如
醉如痴。但是，却有人不解其意，就问齐
白石：“这首《柳秋娘》被很多人拉成了一
首欢快、喜乐的曲子，你为什么把它拉成
了无比忧伤的曲子呢？”齐白石说：“‘柳秋
娘’指的是蝉，到了秋天的时候，蝉就会伤
心而悲凄地鸣叫。这首名为《柳秋娘》的
二胡曲谱写的就是秋天的蝉在告别尘世
时伤心而悲凄鸣叫的情景，所以，这首二
胡曲原本就应该拉成忧伤的曲调才对，这
样，才能正确表现出这首二胡曲的真正含
义。如果演奏乐曲的人连乐曲是什么意
思也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表达出乐曲真
正的美呢？不论是音乐还是别的艺术，不
都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品味和欣赏到真正
的美吗？如果不能表达出真正的美，又怎
么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心灵呢？”

那天去花市选花。正值夏天，花圃里青翠如
染，芳菲深深浅浅，占尽妖娆。

在花市粉黛的三千“佳丽”中间，我注意到几
盆绿植出落得颇为与众不同。它们有着青褐色的
茎座，粗壮得像一个攥紧的拳头，上面盘桓着小蛇
一样的虬枝。拳头上伸展出七八条挺拔的枝丫，
直指苍穹，枝丫顶端三五片叶子横斜着，似小小芭
蕉扇，肥厚嫩绿。这一副虎头虎脑的模样，在一众
莺啼燕语的“娇娥”里，倒像是翩翩公子。

我问园工：这是什么树？园工笑答：沙漠玫
瑰。

我一脸狐疑，这看起来哪有玫瑰的半点绰约
风情？园工又笑道，这花很好养呢，不用经常浇
水，开花也很漂亮。我点点头，暗自思忖，既是来
自沙漠的精灵，性情必是彪悍坚忍，与我这种放养
型的牧花人甚是相得益彰。于是毫不犹豫地带了
一盆回家，同时还带回了一盆江南玫瑰。

两盆花肩并肩摆放在阳台上，别有一番风
味。一个细枝弱叶，一个粗枝大叶；一个风来轻
舞，一个正襟危坐；一个顾盼生姿，一个心无旁
骛。活脱脱是女儿国国王遇上了御弟哥哥的既视
感，让人不由得对沙漠玫瑰生出“这呆头鹅”的打
趣来。

因其“沙漠”之名，我对沙漠玫瑰的照料就偷
懒一些。有一次，连着五六天没有浇水，夏天的太
阳又极毒辣，它也只是不动声色地黄了几片叶子，
整体照样蓬勃如初。黄叶子轻轻触碰就掉下了，
叶辞树都辞得十分干脆利落。我由此相信它是顽
强刚毅的。它粗壮的茎干，如同驼峰，蕴藏着丰盛
的力量，来抗衡艰难困苦的境况。我有时候看着
它，又觉着似一座小山峰，那棱角分明的曲线，勾
画出沉默的倔强，任天地间风吹雨落，自是巍然伫
立。

大约一个月后，沙漠玫瑰顶端的叶片间悄悄
冒出三四个“青豆粒”来，渐渐抽长成拇指般大小
的花苞，小酒瓶状。苞身青中泛红，尾巴是一小段
卷合着的花瓣，尖尖的，绛红色，仿佛在酝酿着什
么。我将掌心轻轻托着它，细细观赏，不禁痴想，
如果我去吻一下这美丽的“小瓶子”，花苞会不会

“噼啪”一声打开，里面坐着一位可爱的拇指姑娘？
过了三五天，在我的满心期待里，花瓣儿不疾

不徐地吐露芬芳，成了小喇叭状。原先的绛红色
褪去些许深沉，变成了明丽的桃红色。但整朵花
儿不是一色红透，而是红白相间，宛若在姑娘白皙
的脸庞上晕染出精致的红妆，是一种不单调的既
清且艳之美。阳光的热情使之具有通透晶莹的质
感，愈发楚楚可人。

又是一个星期的斗转星移，花朵儿便相约在
枝头竞相盛放了。一个枝头三四朵，七八个枝头
连成一片，相互簇拥，衣香鬓影。远远望去，像一
把撑开的花伞，又像一团彩云萦绕着青峰。这茎
枝的苍劲有力衬托着花儿的娇憨如絮，自然流转
出一种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意态风韵，让人赞叹
不已。

这亦刚亦柔的绝美之姿，让我想到，这不正是
世间事物展现出的最好状态么？

刘禹锡诗云：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
螺。这是山刚水柔的天成；

梁羽生武侠名著《萍踪侠影录》里这样描绘顶
级的武功：师出同门的张丹枫和云蕾，一个所学的
元元剑法有如卧龙，一个所学的玄机剑法有如凤
雏，双剑合璧，天下无敌。这是阳刚阴柔的相契。

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字帖《兰亭序》被誉为“天
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观者，后人评
说：“飘若浮云之轻盈，矫如惊龙之遒健。”这是刚
柔合一的至臻妙境。

而作为世间万物之灵的人们，性情上既有阳
刚之气，亦有柔和之美，在心思、言语、行为上自然
地遵循刚柔相济的风格，不也正是立身处世的最
佳境界吗？

在家赋闲的曾国藩，潜心研究黄老之道，反思
自己的言行，终于惊觉：是自己行为锋芒毕露，刚
烈太过，像一只刺猬浑身尖锐，才会导致自己被孤
立的局面。幡然醒悟的曾国藩，写下了这样一句
话：含刚强于柔弱之中，斯为人之佳境。

刚，是一种风骨和韧劲，是坚守原则底线的正
气，是面对逆境的勇敢顽强和面对顺境的初心不
改，是不过分依赖的自立自强，是对人生理想的不
懈追寻；柔，是一种宽容和圆润，是上善若水的以
柔化刚，是巧妙的婉转和智慧，是不伤及他人自尊
的善良，是对世间的爱意和温暖。刚柔合和，柔而
有骨，刚而有情，是人情练达的文章里跃然纸上的
沙漠玫瑰，是自我保护和自我成长的最强铠甲。

最近看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
编的电视剧《梦华录》，女主赵盼儿轻衣罗裙，姿容
绝色，是一个温婉的江南美人，也是一朵在市井烟
火中傲立的沙漠玫瑰。她的人生态度是：人贵在
自立自爱自强。凭着一股子风骨柔情和聪慧，她
突破重重阻碍，终在“东京居大不易”里开创了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 岑晴

沙漠玫瑰

夏日噪。
最噪者，莫过于烦人的蝉。它们

站在窗外的土丘竹林里，声嘶力竭地
叫嚣着。那凶猛、澎湃的声音，水浪
一样，一浪又一浪地拍打着我的窗
棂，溅得我满身都是喧嚣蝉声，似乎
只要用手往衣服上一拍，就会掉落一
地。

原本，这个夏天，我的心就烦着，
加上蝉们的叫嚷，心情如何还能风和
日丽，繁花盛开？

对于这样的邻居，我恨恨地称呼
它们为噪邻居。只是无端地怀疑古
人，他们在同蝉们相邻的时候，说什
么“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难道
在激情满怀地颂蝉的时候，就没有一
丁点儿不情不愿的情绪？

看，每天太阳只要在山尖一露
头，它们就此起彼伏地邀约，然后就
一起掀起波涛汹涌的声浪儿，搅扰得
人无处躲避。心想：把窗玻璃关上
吧，不就可以拒绝它们的吵嚷？但
是，没装空调的屋子，如果关了窗，
室温会随着太阳的升高而升高，且空
气流动又不好，那会让人更难受！最
终，窗玻璃是不能够关了，只能敞开
着窗，无可奈何地让蝉们“知啦知
啦”的喧嚣，越过窗户，然后钻进人
的耳朵，尽情地筑巢，产卵……

坐在电脑前写稿的我，耳朵遭受
着蝉们的侵袭，难免不心猿意马了。
双手在键盘上敲击，电脑里显示的常
常是破碎的句子，我有些烦躁，便吩
咐女儿：往竹林扔几枚石头，蝉叫嚣
得太乱了！女儿很听话，真的跑出
了屋子。当然，她也不愿待在屋里
了。

女儿跑出屋子后，应该是扔了石
块吧。听，高腔高调的蝉声忽然就低
伏了下来，如同钱塘江的大潮退了一
般，风平浪静的。但没过多久，随着
某一只蝉的高腔声的腾起，大粒大粒
的叫嚷声，如雷阵雨似的紧跟而来，
且越来越稠密，最后密成了汹涌的海
浪，顷刻间淹没了我的窗子，淹没了
我。我的胸口忽然有一种堵塞感，慌
慌的，闷闷的。在键盘上敲击文字的
手，一时也慌乱了。

干脆住了手，关了电脑，拿一本
《闲情偶寄》去赏读。书一打开后，
希望自己的思绪像步兵一样，在一行

行的文字上做“急行军”。但是，我
的“急行军”，就是迈不动腿脚了。
窗外那一林蝉喧，仿佛是荆棘，在我
急行的路上四面埋伏，不断地阻挠，
不断地戏谑：更像有倒刺的鱼钩，不
时钩住了我的思绪，我使劲一挣扎，

“急行军”的路上就是一片泥泞……
我被弄烦了，干脆书也不看了，

径直来到厨房，给妻子帮厨。
“书看不进了？”妻子说。
“蝉叫得烦。”我说。
“我在厨房摘菜，怎么就没烦

呢？它们不是一直在叫嚷？”妻子随
意地说。

是的，每天清晨都是妻子下厨，
匆匆地，忙忙地，而又井然有序。妻
子不是同样遭遇到蝉喧的袭扰？她
怎么就没有被扰攘到呢？

而后的一日里，女儿看到我还在
先前的一个旧稿子上码字，问我：

“爸爸，您上次的稿子还没有写完？”
我抬起头，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那
眼睛里洒满了明明朗朗的阳光。我
不可能忘记，就是这双眼睛，在前些
天里，不是一度阴雨连绵？她中考没
有考好，怎么能不情绪低落呢？不
过，就中考一事而言，退一步说，女
儿实际上已经尽力了。

女儿应该向前看，多在意现在和
将来，过去的物事，终究是过去了。

心里这么一想，我讪讪地回答
说：“今日一定完成。”

而窗外，晨阳正升腾，那土丘竹
林里的蝉，仿佛钟表一样准时地喧嚷
起来，那叫嚷声如同张艺谋电影《英
雄》中的秦军箭阵，万箭齐发，黑压
压地射向我的窗棂，射向我的耳朵

……
为了完成停停写写的旧稿，我放

下所有杂乱的思绪，将注意力像收渔
网一样，慢慢收拢，最后集中在稿子
内容上。也就在这一放下和这一集
中过程中，人仿佛从一个世界的某一
处，突然推开了一扇门，“嘎”地一
声，眼前一亮，我已进入了到另一个
世界。先前左右我的那一窗蝉喧，如
同汽车窗外的景物，离人越退越远，
直到模糊。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写
作中的大队大队的文字兵马，它们雄
赳赳气昂昂的，有着“醉卧沙场君莫
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英勇和豪
迈，是的，它们在等待着我的命令
……

我在我的世界里，我运筹帷幄，
发号施令。

我在我的世界里，身先士卒，骑
战马，握长枪，所向无敌。

这一日，我的耳际出奇地清净，
多日不曾结束的稿子，在无惊无扰
中，写得顺风顺水……

原来，蝉喧也有不能左右我的时
候呀。这便是古人说的“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想想先前，蝉喧如雨，
如浪，搅扰得人心慌意乱。但是，真
正放弃对蝉喧的注意时，蝉喧已经不
能左右我了，而人一生中，所遭遇到
的纠结烦躁和太多的放不下，不是和
蝉喧一样？在意它们时，它们会左右
你，不在意它们时，它们便不再左右
你了。

此时，在一个中年人的窗外，蝉
们的叫嚣，正处于一天中最鼎盛的时
期。妻子在厨房喊我，可以吃饭了
……

蝉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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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花

今夜的风中，有青草的气息飘
浮。

月儿游过云层，忽明忽暗，像是
与谁打着哑谜。明亮的小路伸展着
纤纤细腰，唱着自己编织的歌儿，欢
快地向前而去，奔往幽静而神秘的远
山。

灯睡了，窗睡了，房屋睡了。
那森林的小动物们，是不是也都

睡了？
飘着青草味的野草地上，是不是

又开出一朵蘑菇花？
哦，那些小小的蘑菇花呀！
瞧，它们顶着圆脑袋，就像打着

一把小洋伞。这儿一枝，那儿一群：
点着头儿，晃着腰肢，围着老树爷
爷，像在等着听故事。

月儿从云后亮出脸来，就像透明
的镜子，映着我的小窗。

妈妈，假如我打着小伞走过老树
旁，会不会，也变成一朵蘑菇花？

◎露营

露营，在海边。
风吹起了，轻柔得像母亲的手，

抚过每一顶圆脑袋的营帐。帐篷微
微地晃着，像睡不着觉的兴奋的小
鸟，窃窃地低笑。

薄雾渐起，营帐内，活泼的灯火

已经熄灭。
咦，窸窸窣窣，是谁还在悄悄说

话？是躲在雾里的月光吗，还是顽皮

的草叶踩了风姐姐的衣裙？海浪不

作声，悄悄地四处探望，看看是哪个

孩子不乖巧，偷偷溜出了小帐篷……

没有月光的晚上，星星也寂寞
了，躲进云的背后，一动不动。

小雨，就是在这个时候，悠悠然
飘落下来的。

静的夜，静的雨，这个静得人心
跳的海边露营地呀！

不知谁弹起了动听的吉他，琴声

悠扬而起，像滑翔的飞鸟由近及远，

如思乡的浪花时徐时疾。听，忽而扬

起，忽而跌落，也许是山泉在低吟，

抑或是夜风在叹息？

吉他声没了。
好静的夜啊，小雨点想家了，风

儿想家了，我也想家了。

◎湿月亮

月亮从窗外探进来，把我看了又
看。

为什么，今夜的月色格外清，为
什么，此时的圆月特别亮？是因为呼
啦啦下了一场爽朗的雨吗，把月亮洗

得白白又净净？
哦，湿月亮呀，湿月亮！
看，清亮的月光，像水一样从门

外溢进来，一直流进我的小屋。整个
小房子，都浸在月亮柔美的光照下
了。

伸出两只小手，我把月光捧在手
心。

呀，清幽幽的月光呀，从手心，一
直凉到我的脚底。

◎爸爸的手掌

太阳暖暖的，把冬天的山水抱在

怀里，一点也不怕冷。

坐在爸爸的膝盖上，远远地看

山，近近地看水，把脸伏在爸爸的胸

膛，听爸爸讲故事。

爸爸的故事呀，比河里的小鱼

多，比冬山里的芒草儿密，永远也讲

不完。

爸爸的大手掌，像一把太阳伞，

把我暖暖地遮掩。哟，阳光呀，就从

爸爸的手指缝里，钻进了我的眼帘。

红红的，透明的。是小河里的水

晶宫，还是大山中的玻璃城？爸爸的

手掌呀，藏着多少故事呢？就像那细

密的掌纹呀，数也数不清。

放
飞
童
年
的
歌

■
李
阳
波

一
叶
流
萤


